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[全部都在这里了。那么，请在这儿签字。]

作为顾客的男人，用圆珠笔在我伸出的传票上龙飞凤舞。

「真安静，是不错的地方」。

山里的夜晚很快来临，晚霞从生长茂盛的树木缝隙间透入，地里还种植着青菜。

连帘子也没挂起的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外界的寂静好象渗入到家中。

「哎呀。作为别墅来说太偏僻了，不过，至少可以躲避嘈杂，足以谢天谢地。」

体格健壮的男人，那样展颜说道。

确实如男人说的那样，运送搬家行李途中的沿路，并没看见太多的房屋。

对于现在这种off season（淡季）来说，纵使在别墅里周围绕上一圈，也不会遇到人吧。

「对周围不用费心劳神是最好哟。未来的别墅，嗯。」

「是那样。因此选了这里。」

我确认了传票，「那么告辞。」寒暄着准备告别返回。

即使匆匆忙忙地返回，到达公司时也该临近夜里了。

这是今天最后的搬家工作，还算顺利。不过，劳累之后长途驾驶也很辛苦啊。

怎么搞的？

今天头和身体都十分沉重，不过，也说不定是感冒拉。

「看起来发倦呢。」

[啊。。。不，不要紧。]

虽然那样回答了，但是原本清楚的意识急速变得混浊。

全身象被淤泥包裹一样，过分深沉的倦怠感觉。

不对劲。

怎么搞的!?

「不是‘不要紧’吧。」

再一次打算回答说‘没问题’，可是，突然间膝盖变得不听使唤，我象坍塌一样倒下拥抱了地板。

「药效终于发作了吗？」

那么说来，回想起运送家具的当口，男人劝我喝的饮料的味道，这时候才稍微感到有点可疑，这么想的瞬间，我失去了意识。

。。。。。。

身体又冷又痛。。。

我终于撑开沉重的眼皮，打量着四周。

从尚且模糊的视野看去，似乎是和刚才同一幢别墅的一层。

我运送来的家具和瓦楞纸板，还在房间角落里堆积着。

好痛，身体直接躺在地板材料（FLOOR—LINING）的塌塌米衬垫上 。

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紧接着，我想起了自己倒下的理由。

正看见下药的那个罪魁祸首，一边舒适地坐在沙发里一边喝着啤酒。

「哎呀，终于醒了吗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————！」

怎么这样的！想要呼喊，但是，发出的只是含混不清的呻吟声音。

张不开嘴。

慌忙将双手伸到嘴角边–––—所有的手指都被胶条滴溜溜地缠卷包裹在一起，最后被绳索一股脑捆绑起来。

「反正呼喊谁也听不见，不过，过分吵闹的话也讨厌。」

男人起来，在我身旁蹲下。

男人的视线就仿佛黏胶一般，我觉得嫌恶，扭转了身体，忽然碰到大腿内侧的软肉，不由的吃了一惊，把目光朝向自己的下半身。

我靠––—不会吧！不过，仅仅只是下半身被赤裸。

我的衣服和鞋哪去了！？

卡车的钥匙是在口袋中。

如果找不到那个，就不能从这里逃跑！讨厌，不管怎样都好，不管怎样必须从这里逃跑！

幸而脚没被捆住。我用不自由的手撑起身体爬起来，向出口疾奔过去。

为何那男人只是沉默地看着？不过，无暇在意那种事了。

机会来了！刚这么想的一刹那，我以高举双手的姿势仰面跌倒！

「还是稍微冷静点，看看状况吧。」

没来得及采取任何防护动作，被跌撞到的后背感到剧烈疼痛。

头和后脑勺都痛。

「逃跑是白白浪费力气哟。」

我一边疼痛得呻吟一边扭转头，仰视着男人。

难看地歪斜了的笑容，和突然抻展开的绳索，跳入了眼帘。

拘束我双手的绳索，直通往顶棚的滑车，最后被系结在地板的卡子上。

「死心了没有？那么现在就开始吗？站起来。」

我没有动。

只不过是个赤手空拳头脑不正常的男人，虽然双手以不自由的状态被捆绑住，根本没有能力反击。但，我也是有尊严的。

而且对体力有自信的我，如果能找到空隙的话，自认为绝不会输给这样的同性恋大叔。

「说了站起来。快点。」

看我象闹情绪一样地不肯动弹，男人焦急地拉动绳索。

双手被吊起来，不过，并没有达到足以拽起全身的力量。

冷冷地仰视着，一边骂骂咧咧一边拉扯绳索的男人。

怎么才能去除这个捆绑？我围绕这个问题考虑。

不用说，要切断太困难了，不过，系结在地板的卡子上，说不定能意外的简单地解开呢。

「你！………」

男人的眼睛颜色变了，毕竟是预感到危险的我，急忙快速地翻身站起。

打算就那样踢飞男人的瞬间，比我更快地，男人的膝盖撞上了侧腹！

「咕呜???！」

因为被堵住口，我从鼻子发出挤压的痛苦的哀鸣声，为了庇护肚子把身体缩作一团。

但是接连一发，二发的膝撞袭来，我咽下了涌上鼻腔的胃液，全部体重倚靠在男人身上。

不单是腹部的疼痛，在呼吸不畅的状态下产生的呕吐感，也带来激烈的痛苦。

「咕唔唔不……不！咕唔……唔唔……」

「难受吗？起了愚蠢的念头才会变成这样的下场。」

紧紧勒抱住我的脊背，转动双手抚摩着，男人在我耳畔低语。

「老老实实听话去做，就让你感觉舒服哦。」

指尖从后背滑到身体前方，抓住两边的奶头。被捕获的那里，受到温和地抚摩，象豆粒儿一样开始有所膨胀。

「嗯ーーー！！」

突然被用力地掐住奶头，我发出想叫又叫不出来的闷声嘶鸣。

刚才的胃液的臭味窜进鼻子，象燃烧一样的疼痛刺激了鼻腔。

捆绑我的绳索，由于被拉拽的途中结了几个扣儿，大大缩短了。

（托你的福）于是，我，只能以高举双手过头的姿态站到最后。

（PS： 觉得这个‘托福’很有趣就没省略掉。XD）

因为正好巨大的穿衣镜被安放在对面的墙上，我不想看到自己的悲惨的身姿，只好望向脚下的地板。

「真是很棒的身体。」

男人转到我背后，通过镜子，视奸被映照的我。

沾满化妆水的手朝我的胸口伸过来，手掌在膨胀勃起的奶头上搓动着。

确实奶头变得硬了，不过，并不是特别有感觉。

「奶头，这样………」

粘滑的指尖捏弄奶头，一边滑溜溜地掐起一边向前方揪扯。

「嗯唔唔！」

由于湿滑的原因，奶头从指尖脱落了，不过，依然保持很挺的尖了的形状。

「很……强烈地给以痛的刺激的话，灵敏度会提升。」

「嗯唔————！！」

被玩得就好象因寒冷而硬起的豆粒儿，反反复复受到强烈的责罚攻击。

疼痛尚未平息之前，又再次被掐捏，被拉拽。

我的奶头充血变色，大了一圈。

「喂，这个怎么样？」

这次用手指肚，骨碌骨碌滚动着抽缩的奶头。

刚才还没有感到的刺痒，从两胸的凸出点，一点一点地侵蚀到全身。

「???呼???呜????呜????」

「奶头勃起着，肉豆变得圆滚滚的咯。 有什么感觉？小鸡鸡也是半勃起拉。希望被触摸吗？」

光滑的手掌心故意慢慢地在皮肤表面滑行，碰触小鸡鸡的根儿。

「呣呣………咕………！」

并不触及肉棒本身，而是晃动着耻骨在性器官周围搓揉开来，我的下半身涌出甜甜的一跳一跳的疼。

「看镜子。看看自己被玩弄奶头和小鸡鸡的样子。」

我盯着地板，没仰起脸。不想看那样屈辱的模样。

「别想违逆我。」

「呣呣ーーーーっ！」

右面的奶头，被拽到所说的讨厌的那种程度，我由于过分的疼痛渗出了眼泪。

但是，疼痛只是一瞬间，敏感的肉豆被空气碰撞，随之产生麻痹的快感。

「呜???呣唔???」

奶头随意地脉动，小鸡鸡的前端，生出很强烈地被捋时那样的喜感悦。

「还违抗吗？看着！」

「呣呜呜呜呜呜呜！呜！呣呜呜！」

奶头被持续责备疼得没完没了，我只有看向镜子。

那里映出的————

衬衫被卷起到胸脯上面，赤裸的下身半勃起状，充血了的奶头被四十多岁的男人玩弄，隐隐抽泣着。。。。。。自己的姿态实在是有够悲惨。

「怎样，明白自己的身体有多下流了？被玩弄奶头………」

「嗯呣ーーー！」

「。。。就这样表情兴奋的诉说着喜悦呐。」

男人左手包裹住小鸡鸡的前端，好象拧瓶盖儿似地扭拧尖端————硬了。

「嗯呣呜呜嗯——！呜??呜！！嗯——ーー！！」

被捻开尿道口内侧的粉红嫩肉，受到光滑的手掌摩擦，一刺一刺的疼。

「别闭上眼。看！」

又再次被狠掐奶头，激烈地摩擦着龟头。

「嗯呣呜呜呜呜呜呜………不………呣呜呜……！」

被刺激过多的奶头，剧烈的痛变成了舒畅感觉。噗嗒噗嗒的脉动，很甘痒地疼。

小鸡鸡因为到现在为止执拗的尿道攻击，急迫地勃起着，随着每次手腕子来回扭拧，汁液呼呼地从腰里头开始溢出来。

那个汁液与原先的化妆水搀混，变成新的润滑剂，并且更为激烈地严加责罚铃口。

「嗯呜呜嗯呣呣呜呜呜呜呜呜呜???」

「相当听话了嘛。那么，这次我来提供服务吧。」

玩弄前方性器官的双手，改为抓住屁股肉。

让大拇指钻进裂缝，把肌肉隆起的双峰大大地左右打开。

「到底是没被用过的屁股孔。形状保持的很好嘛。」

「咕呜呜呜呜呜呜！」

被光滑的大拇指穿透插入，禁不住发出了哀鸣声。

停留在直肠，正扩展括约肌的手指的触觉，简直象把大便漏个没完一样。

「别箍的太紧了。这样的话我进不去。」

「嗯嗯呜呜呜呜呜呜????っ！」

一插至根的粗壮的大拇指，往上顶着我更深处的地方，在里边探寻着。

从来不了解异物感所引起的性方面的（快感），我完全不知所措了。

为何，屁股孔这样的感觉………!?

「稍微预先放松一下吧。」

抽出手指，男人撤离了身体。

虽然终于被放开了但是，男人手指的触觉永远在直肠内残留着，

对反刍般体味着那个甘甜的疼痛的自己，感到愕然。

偶尔看了看镜子里映出的自己————

到现在为止从未见过的，淫乱的，发烧般通红的脸；

被汁液和化妆水浸润得闪着光泽，完全勃起的性器官。

「款待你哦。大口地吸进去吧。」

被浸泡了什么液体的tissue（布片），压在鼻孔上。

那是一种跟‘稀释剂’相似的臭味，因为觉得危险就屏住了呼吸。

但是，随即感到胸闷窒息，不住地咳嗽起来，结果反而更加大口地吸了进去。

「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????」

这是什么东西？？

头不住地摇动，好象由内而外的陶醉。

声音变得越来越远，仿佛全身皮肤的薄皮被剥掉，敏感的神经末梢裸露出来一样地麻酥酥的感觉。

「对———啦，再吸。」

「呼???呜呜嗯???。。」

被男人碰触的咽喉烧得发烫，那里也象性感带似的有感觉了。

不是只咽喉。

和男人的胸腹接触的后背，屁股，勃起在空气中的奶头；

以及被黏湿的爱液弄得凉凉小鸡鸡的前端，不管怎样，全部是哆里哆嗦兴奋得战栗的性感带。

「嗯呜ーー???呜呜ーーーっ」

救命啊！我的身体好奇怪！

无论被碰触哪里，都由身体芯里涌出疼来。

即将射精却并没射出来的那种被追逼到了极限的感觉，一直持续着。

「嘿嘿嘿………打开了。」

「嗯呜呜呼呜呜呜呜呜っ！！」

男人的三根手指，往我的屁股深处插刺。

就那样一直闯进深处，好象搅拌着蜜罐子，并且在里面探寻什么。

哎呀，屁股快要融化拉………！

汁液从小鸡鸡连续不断地涌出来了！

「呜呜呜呜呜呜呜???呜呜呜呜呜呜呜呜??」

「在哪儿？在哪呢？」

噗嗤噗嗤下流的声音。

还是第一次，我的屁股完全张开，用深处接受男人插入的手指。

「嗯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っ！？」

「有了。是这里。那个那个，屁股更加的摇动，跳舞哪。」

射精的瞬间好象被长时间放大，猛烈的快感从臀部贯穿到头顶

的瞬间，我甚至看到了连续的闪光。

要是平时的话，一旦达到绝顶就可以算是结束了。但是，那样岂止谈得上是结束，被男人的手指按压，反复持续地喷涌而出，翻弄着我。

「咕呣噢噢噢噢噢噢！！呼呼???咕唔呜呜呜呜噢噢噢噢噢噢！」

堵住的口中发出咆哮，在过分寂静的家里回响，并且越来越高。

我，我，射了!?

哦，不对，不是射精。

啊啊，脑袋热得无法思考。

救命！救我！

「呣呜呜噢噢噢！」

「哦哦，厉害喔，你啊。精液混杂的汁儿啪嗒啪嗒流出来啦。现在，给你比起手指之类更好的款待！」

代替手指更粗更长的东西，挤进屁股里。

「咕噢噢噢噢噢噢噢噢っ！！呕咳っ??咳噢噢噢噢噢噢噢噢っ！」

一边撑大直肠一边被敲进去楔子。

尽管如此，并没觉得疼痛，只感到被蹂躏的肉的淫猥的喜悦，满足了我的全身。

「屁股肉哆哆嗦嗦地痉挛，紧紧夹着我的小鸡鸡哟。只是这样就好象要射了哪。」

男人看起来很满足地嘟哝，不过，我的耳朵就象跟外界隔绝了似的，听不见那个。

现在的我，所有的意识，只有被侵犯的屁股的感觉。

我是只有屁股孔的生物。

「要去拉，so—ra！」

‘啪啪’的激烈地使用腰，楔子抽插着我。

「拔出。。。噢噢噢噢噢噢噢っ???！」

想去、想去???！

从刚才开始一直！！

尽管如此流畅的射精迟迟不来，我的小鸡鸡象坏掉了的水龙头一样，持续地吐出混杂精液的忍耐汁液。

「再勒紧点屁股！」

被拉扯奶头的瞬间，屁股和奶头好象连在一块儿似的，奇妙的绝顶感包围了我。

「呣呣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???っ！！」

以为这次是射精了，但，还是没有解放感。

冗长永远持续的，地狱一般的绝顶。

「呣呜呜呣呜???呼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嗯???っ」

甘甜的哀鸣声在我的脑袋里哐哐回响着。

「这边也需要玩弄一下。」

男人一边作用腰，一边捋着我的小鸡鸡。

啊啊，已经分不清什么上下了。

我仅仅是————被男人，被性器官蹂躏的————可悲的肉块。

这就，饶了我吧！

请准许我真的射精吧！

「咕呜呜呜呜呜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！！」

男人的小鸡鸡一次又一次串刺屁股中的性感带，我大声吼叫着昏了过去。


END


原作者PS：

试着描绘了四十岁男人纠缠的痴态。(^-^)

从吱吱嘎嘎响的肉体上升的雄性臭味，传达到了吗？(#^—^#)no 勃起角度半垂的小鸡鸡也写实（REAL）描绘。(笑)

就个人来说，因为性高潮过后会感到头痛，所以不擅长。(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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